日本因應北韓開發核武威脅對策
2017年5月25日「川習會與朝鮮半島危機」座談會
第二場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林賢參
1、 前言
    北韓的核武開發，始於金日成政權時期，並且在1993年引發第一次朝鮮半島核武危機，其後在美國前總統卡特(Jimmy Carter)協調下，於1994年10月簽署美朝《共識架構》( Agreed Framework)，才讓危機和平落幕。2002年10月，以美國指控北韓違反《共識架構》、秘密開發核武為契機，北韓核危機再度成為國際矚目焦點。2003年夏季，在中共主導下成立包括美國、日本、俄羅斯、以及南北韓在內的「六方會談」機制，尋求解決北韓核武開發問題的途徑。不過，六方會談未能發揮預期效果，導致金正日政權不但實施兩次核試爆，甚至還在2008年底宣布退出「六方會談」。金正恩於2012年4月正式接掌北韓政權後，加速核武開發進程，進一步升高朝鮮半島緊張情勢。由於朝鮮半島潛藏的核武威脅，讓美國川普(Donald Trump)新政權在執政伊始，即重申提供日本核子傘的承諾。
    對日本而言，威脅要將東京化為火海的北韓政權，已經構成實質威脅，甚至即將升級為核武威脅，而日本民調數據也顯示，絕大多數日本國民對北韓威脅感到不安。例如，日本《產經新聞》、《讀賣新聞》、以及《朝日新聞》等三家媒體於今年4月中旬實施的民調顯示，有九成受訪者對北韓開發核武與飛彈感受到威脅，《產經新聞》民調更顯示出，有75.7%受訪者支持對敵國飛彈基地進行反擊或攻擊。4月21日，北韓「朝鮮亞洲太平洋和平委員會」警告稱，在北韓核武攻擊下，日本列島將會沉沒。在此背景下，除了確保美日同盟的防衛合作與信賴性之外，政治菁英與輿論開始認真思考修改戰後日本的「專守防衛」原則，甚至探討在情況急迫下對敵國軍事基地進行攻擊的「敵地攻擊」論。
2、 北韓核武開發現況
    根據非正式統計，在金正恩於2012年4月正式執政後迄今(4月底)，北韓共試射「飛毛腿-ER」（Scud-ER）、「勞動」(Nodong)、「舞水端」(Musutan)、陸基型「北極星2號」(Pukguksong，KN-15)等中程(準)彈道飛彈，以及「北極星」(Pukguksong，KN-11)潛射飛彈(SLBM)等多種飛彈超過50次，遠多於金正日政權18年的16次。其次，金正恩共實施3次核試爆，超過金正日2次。光是2016年一年間，金正恩即試射23枚飛彈、實施2次核試爆。其中，9月9日第5次試爆，其爆炸規模相當於1~2萬噸黃色炸藥，是歷次試爆威力最強。對此，美韓情報官員指出，北韓可能已具備將核彈頭裝填在飛彈的小型化技術，能已具備將核彈頭裝填在飛彈的小型化技術，甚至連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也間接承認，北韓可能掌握核武小型化與彈頭化技術。
    2017年元旦，金正恩發表新年致詞表示，北韓洲際彈道飛彈試射準備已進入最後階段，自詡北韓是「東方核武軍事強國」。2月10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白宮，與美國總統川普舉行領袖會談後發表共同聲明，強調美日雙方「強烈地要求北韓放棄核武飛彈開發計畫」。言猶在耳，北韓隨即於兩天後，成功試射中程彈道飛彈「北極星2號」作為回應。由於該飛彈在飛行超過五百公里後落入日本海，推估其射程可達兩～三千公里，可完全覆蓋日本全境，而且是採用固體燃料推進引擎、由陸地機動車載發射架(TEL)發射，顯示其飛彈能力已更為精進，且提高機動性與隱蔽性。針對北韓持續實施飛彈試射，美日韓三國外長利用G20外長會議之便，於2月16日召開川普政權成立後的首次三國外長會議，並發表共同聲明警告北韓，如果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持續試射飛彈，將面臨到更為強烈的國際對應措施。
    不過，北韓完全無視於美日韓的警告，依然依照自身核武發展需要實施試射或實驗。3月6日上午，北韓試射4枚「飛毛腿-ER」飛彈，在飛行約一千公里後，其中有3枚落在日本專屬經濟海域(EEZ)內的日本海，包括1枚距離日本石川縣能登半島西北偏北約200公里海域，是歷來北韓試射飛彈距離日本本土最近的一次，而且是同時多彈發射，顯示北韓具有對日本進行「飽和攻擊」(saturation attack)能力，現行日本神盾艦攔截系統可能難以因應。嗣後，北韓陸續於3月22日試射「舞水端」，以及4月5、16、29日，各試射一枚準中程反艦彈道飛彈「KN-17」，惟均以失敗收場。不過，北韓於5月14日，成功試射新型中程彈道飛彈「火星12型」(Hwasong-12），在飛行約30分鐘後落入日本海，推估其射程可超過5千公里。由於該次試射，是採取取提高角度、抑制發射距離的「高彈道」(Lofted Trajectory)方式發射，而且其飛行高度首次突破2千公里，意味著北韓已經具備攻擊美軍關島基地，甚至阿拉斯加州與夏威夷都在其射程範圍內，可能動搖日本對美國核子傘保護的信賴程度。
3、 日本建構對北韓嚇阻戰力
    為因應北韓的飛彈(核武)威脅，日本在美日同盟架構下，除了持續與美國合作提升彈道飛彈防禦能力之外，日本政界與輿論界也出現檢討讓自衛隊具備在必要時足以攻擊敵國飛彈基地及其關聯設施的「敵地攻擊」論，俾便對北韓飛彈威脅形成兩道嚇阻力量，亦即:「阻絕性嚇阻」(deterrence by denial)與「懲罰性嚇阻」(deterrence by punishment)，前者用以攔截來襲飛彈的飛彈防禦網(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BMD)，後者是當發現北韓「已著手」進行飛彈攻擊時，以攻擊性武力摧毀北韓飛彈攻擊能力的「敵地攻擊」戰力。在小泉純一郎內閣時期（2001年4月～2006年9月），日本即已決定建構由海基「標準3型」(SM-3)與陸基「愛國者3型」(PAC-3)所構成的雙重，並將對應飛彈威脅做為自衛隊建軍備戰之重點任務。至於後者，因牽涉到有無違反日本「專守防衛」原則、自衛隊有無能力(沒有美軍支援)、以及有先制攻擊的爭議，以致未成為檯面上的政策選項。
    北韓於2006年10月實施第一次核試爆時，第一次組閣的安倍晉三即警告稱：「北韓擁有核子武器，讓東北亞區域安全環境產生巨大變化，我們已經進入了更加危險的新核武時代」，北韓核試爆顯露出之危機，「日本是受到影響最大的國家」。在歷經十年磨一劍後，北韓飛彈與核爆技術更為精進，讓安倍感受到「北韓威脅已經來到了新的階段」。前述北韓於3月6日實施多彈齊發的飛彈試射後，安倍內閣極不尋常地在當天召開三次國家安全會議，顯現出日本政府的深刻危機感。《日本經濟新聞》引述海上自衛隊退役中將伊藤俊幸的分析報導稱，此次北韓飛彈試射，是同時朝同一方向發射，以80公里等間距離落入目標區，此種形同飛彈飽和攻擊，已超出由「標準3型」與「愛國者3型」所構成的日本BMD系統的攔截能力，凸顯出日本不足以因應北韓飛彈威脅之困境。

    在經歷北韓去(2016)年一年試射23枚飛彈、2次核試爆的刺激後，於同年11月傳出日本政府積極檢討部署能夠在100公里以上高空攔截飛彈、其X波段(X-band) 雷達「AN/TPY-2」可監控半徑超過一千公里的「末端高空區域防禦」（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THAAD，簡稱薩德）系統。如此一來，日本將可以像美國一樣，形成三層次飛彈攔截網因應北韓飛彈的威脅。現階段，日本在京都與青森部署薩德系統的X波段雷達，但是尚未部署攔截飛彈發射架。其次，日本亦在檢討引進神盾級艦上搭載的飛彈攔截系統，部署成為陸基型神盾系統(Aegis Ashore)，並且與美國共同研發防衛範圍與高度倍增的「改良愛國者3型」(PAC-3 MSE)與「改良標準3型」(SM-3 block 2A)，分別預定在2020、21年開始實戰部署，以彌補介於「愛國者3型」/「標準3型」與薩德系統間的防禦空隙。
    在積極建構「阻絕性嚇阻」BMD系統的同時，日本國內亦興起討論建構用以攻擊敵國飛彈基地的「懲罰性嚇阻」戰力。在北韓第二次開發核武危機初起之際，日本跨黨派國會議員組織於2003年6月發表緊急聲明，即已提出要求日本政府建構攻擊敵國飛彈基地戰力的「敵地攻擊」論。前述北韓試射「北極星2號」飛彈後，日相安倍於今年2月14日在國會答詢時指出：「我國未擁有攻擊敵國基地能力，也沒有這種計畫。雖然沒有討論是不是要擁有，但是，在情勢變化當中，檢討如何堅定地維護國民安全，乃是吾等的責任」。2月23日，由前防衛大臣小典寺五郎擔任召集人的自民黨「彈道飛彈防衛檢討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如何強化BMD能力以及是否整備攻擊敵國軍事基地戰力成為討論的焦點。3月30日，自民黨安保調查會會長今津寬赴首相官邸，將檢討小組的建言書提交安倍，建議內閣:儘速檢討陸基型神盾系統或薩德系統的可行性；加速研發日本自有衛星早期預警系統關聯技術等必要措施；檢討提前部署「改良愛國者3型」與「改良標準3型」；檢討部署包括巡弋飛彈等對敵國飛彈基地及其關聯設施進行反擊的戰力。對此，安倍雖表示將銘記在心，但並未回應是否要接受此一建言。不過，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則表示，日本政府目前沒有這種計畫。
4、 結語
    在北韓操弄戰爭「邊緣」(Brinkmanship)策略下，美國小布希、歐巴馬兩任政府對北韓政策堪稱是徹底的失敗，再加上中共對北韓政策的曖昧不明，才讓北韓有機會十年磨一劍地精進核武與飛彈技術，為東北亞區域安全投下巨大變數。由於日本是感受到北韓核武裝最大威脅的國家，因此，日本決策菁英除了要確保美國提供核子傘保護的承諾、增強多層次飛彈防衛網的消極防禦之外，檢討建構足以摧毀敵國飛彈基地戰力的積極（攻勢）防禦措施，也已經成為日本防衛政策選項的檢討對象。
    事實上，不管是日本要建構BMD系統的「阻絕性嚇阻」，或者是摧毀敵國飛彈基地及其關聯設施的「懲罰性嚇阻」，都是在美日同盟架構下的政策選項。安倍在與川普舉行電話會談時承諾:「為提高(對北韓)嚇阻力，日本準備在美日同盟架構中承擔更多的角色與責任」，為此，雙方同意儘早召開外交與國防部長聯席會議的「美日安保協議委員會」(俗稱:2+2會議)，進一步檢討協議雙方的防衛分工，美日同盟關係逐漸走向「軍事一體化」。不過，日本要整備「敵地攻(反)擊」戰力，美國是否支持將是最重要的關鍵。因為，此舉勢必要檢討變更「美軍為矛、自衛隊為盾」的美日防衛分工原則，美國可能擔心日本擁有獨自防衛戰力而削弱對日本影響力，或者是日本不顧美國反對而實施攻勢防禦，最後將美國捲入戰爭。
    其次，在日本國內方面，由於「敵地攻(反)擊」與先制攻擊僅有一線之隔，並且有違「專守防衛」原則、乃至於日本憲法第九條之虞，日本民意以及執政聯盟公明黨是否支持，將是另一道障礙。因為，執政聯盟公明黨始終對此持慎重態度，而最新民調也顯示，有48.1%日本受訪者反對，遠高於38.3%贊成。
此外，由於一套薩德系統造價高達1~2千億日圓，要覆蓋日本全境需要6~7套，再加上建構實施「敵地攻(反)擊」不可或缺的預警衛星等配套設施，所需經費亦高達1兆日圓以上。如此龐大預算，今後日本財政能否支撐，將構成第三道障礙。最後，不管日本是建構敵地攻擊戰力或被視為削弱中共戰略核武嚇阻力的薩德系統，勢必導致中共反彈並採取反制措施，屆時恐有加劇區域軍備競賽之虞，如何加以克服並避免陷入「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將是日本以北韓威脅為由、變更防衛政策所必需面對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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